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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上世紀70年代末，
本科畢業於北京大學光華管
理學院，負笈遊學於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學和紐約大學商
學院（NYU Stern MBA），
先後就職於上海、西雅圖、
北京、錦州、香港多家金融
機構。熱愛文學、以夢為馬
、以詩為翼，以真為美。現
供職於香港滙豐銀行環球銀
行和資本市場部，常駐香港
。

第
一
次
接
觸
三
島
由
紀
夫
的
作
品
，
是
在
大

學
宿
舍
，
阿
坤
將
一
本
《
假
面
的
自
白
》
扔
在
床

上
，
晚
間
我
下
了
自
習
，
看
到
隨
手
翻
了
翻
，
第

一
張
扉
頁
被
撕
掉
了
，
多
年
之
後
才
知
道
是
三
島

的
自
拍
像
。
彼
時
只
覺
得
這
是
一
個
非
常
特
異
的

人
、
非
常
神
秘
的
天
才
，
讓
人
捉
摸
不
透
，
就
像

遙
遠
夜
空
閃
爍
着
的
寒
星
，
冷
峻
而
明
亮
。

《
葉
隱
入
門
》悟
生
死
談
愛
情

浩
瀚
宇
宙
將
人
類
置
之
於
地
球
，
活
着
的
芸

芸
眾
生
也
有
六
十
多
億
了
，
古
往
今
來
曾
飄
忽
寄

於
世
的
則
不
計
其
數
。
眾
生
之
中
，
總
有
一
些
具

有
非
常
才
華
的
人
，
生
命
在
很
年
輕
的
時
候
就
燃

燒
出
璀
璨
的
火
花
，
即
使
瞬
間
劃
過
天
空
而
逝
，

也
給
後
人
無
盡
的
遐
思
，
其
留
下
的
智
慧
則
是
人

類
的
寶
藏
。
三
島
由
紀
夫
，
無
疑
是
其
中
一
位
。

《
葉
隱
》
日
本
武
士
道
原
典

三
島
由
紀
夫
み
し
ま

ゆ
き
お
，
生
於
一
九

二
五
年
日
本
東
京
一
個
教
養
良
好
的
官
僚
並
舊
武

士
貴
族
家
庭
，
介
錯
（
切
腹
）
於
一
九
七
零
年
。

十
六
歲
時
發
表
《
怒
放
的
森
林
》
於
《
文
藝
文
化

》
雜
誌
，
始
用
三
島
由
紀
夫
筆
名
發
表
作
品
。
他

曾
兩
次
獲
得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提
名
，
是
日
本
戰
後

小
說
、
劇
作
最
多
被
介
紹
到
海
外
的
作
家
。
川
端

康
成
曾
評
價
﹁三
百
年
難
遇
的
擁
有
非
同
尋
常
天

賦
的
天
才
﹂
。
《
葉
隱
入
門
》
最
先
由
日
本
光
文

社
一
九
六
七
年
出
版
，
是
三
島
對
《
葉
隱
》
的
全

面
闡
釋
，
集
中
體
現
了
三
島
的
美
學
和
哲
學
觀
，

距
離
《
葉
隱
》
成
書
，
間
隔
二
百
五
十
多
年
的
歷

史
塵
埃
，
可
謂
兩
位
智
者
穿
越
時
空
的
對
話
。

那
麼
《
葉
隱
》
講
的
是
什
麼
呢
？
《
葉
隱
入

門
》
講
的
又
是
什
麼
呢
？

《
葉
隱
》
，
是
日
本
中
世
紀
武
士
道
代
表
性

原
典
之
一
，
成
書
於
江
戶
時
代
中
期
，
作
者
山
本

常
朝
是
武
士
，
後
出
家
遁
隱
，
文
字
忠
厚
慷
慨
、

簡
樸
剛
勁
，
於
生
命
體
認
深
刻
，
於
人
性
見
得
通

透
，
雖
是
口
語
體
，
辭
氣
卻
素
樸
雅
正
，
呈
現
出

極
高
的
文
學
修
養
。

關
於
武
士
道
的
定
義
，
日
本
《
廣
辭
苑
》
大

辭
典
中
列
出
日
本
武
士
階
層
的
道
德
律
，
專
注
忠

誠
、
犧
牲
、
信
義
、
廉
恥
、
禮
儀
、
清
白
、
樸
素

、
儉
約
、
尚
武
、
名
譽
以
及
情
愛
，
鐮
倉
時
代
開

始
發
達
，
江
戶
時
代
因
儒
家
思
想
的
進
入
而
使
之

集
大
成
並
理
論
化
。

乃
求
取
死
若
歸
途
之
道

三
島
將
《
葉
隱
》
作
為
一
本
哲
學
著
作
來
理

解
。
《
葉
隱
》
的
哲
學
包
括
三
個
方
面
：
其
一
，

向
死
而
生
的
哲
學
；
其
二
，
行
動
的
哲
學
；
其
三

，
愛
情
的
哲
學
。

何
為
向
死
而
生
的
哲
學
？
﹁武
士
道
，
乃
求

取
死
若
歸
途
之
道
﹂
，
是
《
葉
隱
》
中
至
為
著
名

的
一
句
。
﹁死
﹂
在
《
葉
隱
》
的
思
想
中
佔
據
中

心
位
置
。
武
士
，
是
向
死
而
生
。
死
，
構
成
了
武

士
本
分
，
也
構
成
了
武
士
本
質
，
並
且
決
定
意
義

的
本
質
。
海
德
格
爾
在
他
著
名
的
《
存
在
與
時
間

》
中
也
以
為
本
真
的
存
在
方
式
便
是
指
全
神
貫
注

於
死
，
因
為
只
有
看
到
生
命
存
在
的
邊
緣
，
徹
悟

到
死
的
意
義
，
我
們
才
有
可
能
真
正
確
立
我
們
生

的
立
場
和
價
值
。
《
葉
隱
》
中
的
死
，
乃
是
青
天

白
雲
般
的
，
令
人
稱
奇
的
澄
澈
明
朗
之
死
。
人
生

如
白
駒
過
隙
，
知
生
之
有
涯
，
方
可
拜
命
而
挺
身

。

何
為
行
動
的
哲
學
？
文
學
裡
有
刀
槍
劍
戟
，

書
中
有
黃
金
美
顏
，
卻
沒
有
三
島
所
要
的
精
神
。

﹁如
果
文
學
本
身
不
是
一
種
負
責
任
的
行
為
，
那

麼
行
動
本
身
就
只
能
是
唯
一
的
途
徑
﹂
（
三
島
）

。
對
於
現
代
文
明
，
三
島
既
無
憧
憬
也
無
嚮
往
，

卻
對
尼
采
有
無
限
地
確
認
，
並
且
在
基
督
教
的
自

我
犧
牲
中
發
現
了
一
種
真
正
深
刻
的
內
涵

│
任

何
關
於
自
我
的
真
理
都
包
含
着
自
我
的
犧
牲
，
但

是
最
終
三
島
似
乎
是
在
他
自
己
母
國
的
《
葉
隱
》

中
，
找
到
了
他
所
要
的
一
切
。

三
島
創
造
了
他
自
己
的
宗
教
，
他
比
常
人
更

為
認
真
和
瘋
狂
，
以
人
這
樣
的
意
義
上
來
講
，
三

島
無
疑
是
這
個
世
界
上
少
數
令
人
心
碎
的
作
家
，

極
度
驕
傲
與
敏
感
，
﹁不
識
藏
身
之
處
﹂
。

至
情
者
一
生
唯
戀
一
人

當
現
代
文
明
如
轟
然
作
響
的
巨
型
怪
獸
，
吞

噬
所
有
理
想
、
主
義
、
烏
托
邦
之
後
，
人
們
在
強

大
實
利
主
義
面
前
，
不
得
不
拋
棄
生
命
的
優
美
與

尊
嚴
以
汲
汲
求
生
，
在
物
質
的
金
碧
輝
煌
裡
建
築

精
神
的
層
層
廢
墟
，
最
終
失
去
生
之
大
美
。

這
是
三
島
由
紀
夫
在
《
葉
隱
入
門
》
中
拷
問

的
問
題
。
《
葉
隱
》
對
於
三
島
的
意
義
，
或
許
是

三
島
在
他
少
年
時
開
始
的
巨
大
的
虛
無
與
絕
望
中

，
一
個
﹁得
以
靈
魂
的
掙
扎
與
漫
遊
的
最
後
終
止

﹂
，
一
種
可
能
有
的
普
世
意
義
上
的
啟
示
，
一
種

﹁虔
誠
的
，
事
後
追
加
的
對
我
們
的
理
性
認
識
和

心
靈
認
識
的
解
釋
﹂
（
舍
勒
）
，
一
種
超
越
意
義

上
的
實
在
性
﹁證
明
﹂
。

何
為
愛
情
的
哲
學
？
令
人
意
外
的
是
，
《
葉

隱
》
構
建
的
不
只
是
武
士
的
生
死
觀
，
亦
構
建
了

武
士
的
情
愛
觀
。
常
朝
在
《
葉
隱
》
裡
多
次
談
及

﹁忍
戀
﹂
，
強
調
真
摯
純
粹
，
﹁愛
之
深
而
言
之

質
﹂
，
強
調
逾
越
情
色
欲
望
，
﹁至
情
者
，
一
生

唯
戀
一
人
耳
。
﹂
三
島
批
評
現
代
的
愛
情
為
侏
儒

的
愛
情
，
倡
導
用
深
藏
於
心
的
沉
摯
感
受
更
為
廣

大
美
麗
的
愛
情
，
去
追
尋
可
以
涵
詠
我
們
普
遍
人

生
意
義
的
愛
情
。

望
觀
眾
流
淚
卻
爆
笑
聲

《
葉
隱
入
門
》
及
《
葉
隱
》
，
試
圖
探
索
人

類
生
與
死
的
終
極
意
義
，
閃
耀
着
高
度
智
慧
的
光

芒
。
對
現
代
文
明
的
反
思
，
對
人
存
在
價
值
的
考

量
、
對
美
德
的
弘
揚
（
如
善
事
父
母
、
濟
人
利
物

、
盡
力
竭
誠
、
奉
公
無
私
、
謙
恭
沉
靜
、
抱
樸
守

一
、
雅
正
威
嚴
、
顧
惜
身
體
以
達
御
用
等
）
，
凡

此
種
種
、
細
細
讀
來
，
其
中
竟
然
蘊
藏
着
巨
大
而

沉
靜
的
生
的
力
量
。

一
九
七○

年
三
島
切
腹
自
戕
前
，
他
說
﹁我

走
上
舞
台
，
期
待
着
觀
眾
會
流
淚
，
可
是
相
反
，

他
們
爆
發
出
陣
陣
笑
聲
﹂
。
這
種
不
能
被
世
人
理

解
的
淒
涼
，
也
只
有
用
他
的
辭
世
之
句
﹁壯
士
兮

手
持
刀
鞘
經
年
忍
受
／
鴻
毛
遺
兮
所
謂
此
世
也
罷

人
也
罷
／
先
散
之
者
／
櫻
花
憑
風
入
夜
﹂
來
做
註

腳
了
。
然
而
他
留
給
後
人
的
美
學
與
哲
思
，
將
散

發
着
長
久
的
、
迷
人
的
魅
力
。二

零
一
五
年
四
月
七
日

於
香
港
西
灣
河

文學碩士，現任職於香港樹
仁大學。

倩
倩余

唐風宋韻
不再來

由大公報與香港華菁會合辦 歡迎投稿 電郵：qingniandushuhui@gmail.com

專心吃飯就是修行
《金剛經》開篇弟

子問老師兩個問題： 「
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

？」讀到此，我總感慨，剝繭
抽絲的成長裡，少了這樣的叩問

，因缺少能解此問的老師。如此，
成長滿是血淋淋的不堪回首，對這個世
界的好奇，對自身的困惑讓人只能縮只
能逃，自我救贖的殘酷青春，看到羽翼
漸豐才踉蹌地尋着些生命的脈絡。

這樣的老師其實無處不在，鈴木俊
龍就是其中一位。這位日本曹洞宗僧侶
將禪宗思想帶入西方，喬布斯也自稱其
弟子。我不記得如何遇見這本《禪者的
初心》並將它帶回，放在書櫃很久仍未
翻閱，在此之前， 「禪」於我是高深莫
測的。人着實需要強大的內心去支撐現
世的幻象，幻象總會破滅消亡，如何承
擔應對是人來一世學習的功課。

在一個個人生的轉角，總該彷徨、
無措、失意、膽怯，我伸手從書櫃抽出
這本書的那一刻，一定是處在人生的這
個階段，讀完這本書，我赫然發現鈴木
俊龍的 「禪」竟如此平實無奇，他的人
格表現出各種不凡的素質，被弟子們總
結為：輕快、活力充沛、坦率、簡樸、
謙卑、真誠、喜氣洋洋、無比善悟與深
不可測的慈悲，他的整個人見證了何為
「活在當下」的真實之中。他令其弟子

意識到了自己的優點和缺點，但與此同
時又不會感受到他有一絲讚美或責難。

研究佛法為了研究自身
如此習性如何修為？是否需隱於深

山，終日禪修？鈴木大師只是很淡然地
告訴你：在吃飯的時候能夠專心吃飯，
一切就都順順當當。一點兒高深莫測都
沒有，如此平實的一句話裡卻有極大的

智慧和禪意。有多少人吃飯時放下了手
機，暫緩了案頭工作，專心吃飯，感恩
食物的滋養，用心咀嚼，細品味蕾的覺
醒？原來修行就在日常生活中。 「什麼
是真正的坐禪？就是當你是你的時候，
不管你做什麼，都是坐禪。學禪的人應
該自己教育自己。研究佛法的目的不是
為了研究佛法，而是為了研究我們自
身。」

小
陽巫

任職於嶺南大學社區學院，尚青文
社專欄撰稿人、編輯，在港三年有
餘，熱愛一切美好的事物。尚青文
社為本地青年創辦的青年文學社，
目前擁有微信訂閱號和電子雜誌刊
物，定期刊登香港青年原創或推薦
美文，每月還定期舉辦一場讀書會

尚
青
悅
讀

帶上希望 沿路尋寶
海風吹開了衣襟，繚亂了秀髮，而

此刻的我們，雙眼似乎更加雪亮。
在山海關的老龍頭，我們登上了澄

海樓。站在城樓上，遠眺海天相接的地
平線，滾滾而至的波浪，層層疊疊，內
心的情感也隨之潮漲潮落，綿延不絕。

海上的快艇，在水面上疾馳。洶湧
的波濤淹沒了此起彼伏的尖叫聲，一切
歸屬於塵世的煩囂，瞬間融化在這鎏光
的海藍中。

兩小無猜 貝殼定情
海岸邊、岩石上，天真爛漫的孩童

，找尋着心愛的貝殼，逗玩着比他們更
單純和青澀的寄居蟹。也許，在孩童的
世界，在那天真爛漫的年歲，無所謂的
羞澀可言，一切的情感和思量，可隨時
和盤托出，毫無保留。曾經，一個小男
孩對小女孩說： 「我不要上帝為我指配
的妻子，我要你做我的妻子。」這個小
女孩對小男孩說： 「這是我們的定情信
物」，手中拿着最心愛的貝殼項鏈。許
多年過去了，當他們回想起這段插曲，
當初的情感早已褪色，甚至也許未曾有
過世俗所定義的 「情感」，有的只是專
屬於孩童的天真，這份單純的快樂，是
記憶中渺小而又最最珍貴的元素，是疲
倦時的一抹清涼，永久地珍存。

此刻的我，頓覺世界變清淨了，任
憑海風肆意地調戲一頭凌亂的長髮，享

受着它帶來的清新以及沐浴陽光的靜好
。讀不懂的依舊看不透，哪怕只是一個
人，一種情感。豈止是我看不透啊？有
真正看透的人嗎？友誼、愛情、緣分、
前程、未來……不都得邊走邊看嗎？何
需急於把它看透？何不珍惜旅途中分秒
的奇遇？一株忘憂草、一瓣梔子花、一
隻藍鳥、一抹雲彩，還有那一個人、一
種情感……皆是人生最平凡、最簡單、
最易被忽視、也最不可或缺的風景。

我曾夢想，做生命的旅行家，浪跡
在天涯海角，寫自己的詩，唱心中的歌
。我一路尋寶，尋着了，卻不佔有，只
是用心去欣賞。永不佔有，意味着永不
失去，呵，我是害怕失去嗎？也許我可
以，可以將所有的失去甚至短暫的擁有
，都定義為 「生命之過客」，然後放手
，瀟灑離去，看似沒有包袱，輕鬆自在
。但我真的願意嗎？真的甘於孑然一身
的孤獨？自我情感和欲求的遏制與抹殺
，也許帶來了所謂內心的平靜與安寧，
但那些一併抹殺的自然、敏感、睿智與
靈氣呢？難道真可以不在乎嗎？有些人
、有些事、有些情……我真不願意，他
們僅僅是生命之過客而已。

我想留住他們，只因着實不願意太
孤單、太冷漠，不願意失去敏感、喜歡
和愛的能力，不願意失去夢想、渴望和
追求。

讀《齊物論》心境平和
莊子在《齊物論》中有一段話，翻

譯成現代漢語是這樣說的： 「道路是人
走出來的，事物的名稱是人叫出來的。
可有它可的原因，不可有它不可的原因
；是有它是的原因，不是有它不是的原
因；為什麼是？自有它是的道理。為什
麼不是？自有它不是的道理。為什麼可
？自有它可的道理。為什麼不可？自有
它不可的道理。一切事物本來都有它是
的地方，一切事物本來都有它可的地方
。沒有什麼東西不是，沒有什麼東西不
可。」（陳鼓應《莊子今註今譯》）這
段話看似略顯冗長和重複，然而一口氣

順下來，心境便平和了。
不管能否讀懂和看透，萬事萬物的

存在自有其本身的道理，沒什麼不可能
，也沒什麼不可以。既然如此，何不隨
性隨緣呢？何苦為難自己去尋根究底？
又何苦設下嚴密的心防，剝奪自己感受
自然之美的權利呢？

我真的很喜歡，也很相信這一句話
： 「人與人的相遇是世間最美妙的尋寶
」。我願勇敢地帶上希望，順着緣分，
沿路尋寶。

假如動人的文字需要細膩的情感，
我甘願永遠保有這份敏感與細膩，這意
味着更多更奇妙的觸動，哪怕這同時或
許會帶來更輕易更難忘的憂傷……

每讀之以唐詩宋詞，閱之以唐宋散
文，常悅其華彩，慕其氣韻。意欲仿之
，總不得其道。掩卷思之，今人所仿作
得其形而終不得其質者，何也？往事不
可追，盛唐兩宋不能回，此是之謂乎？
或曰：唐風宋韻不再來！

吾嘗仿斯文以抒臆，習斯賦以增采
，臨其詩以言志，摹其詞以發情。譬如
吾《居寶馬山上賦》一篇，繪山中之景
曰： 「朝則日升東方，鳥鳴上下；夜則
月出斗牛，樹影婆娑。晴則青天碧海，
白帆片片。陰則低天低樹近，松風陣陣
；雨則風起雲織，似訪蓬萊；霧則煙環
靄繞，疑登瑤台。」觀之吾句，排比鋪
敘，無一不合，然徒見良辰美景，何得
情思意蘊？

登斯樓也，難書希文憂樂之嘆；過
洪都也，難賦子安青雲之篇；遊琅邪也
，難尋醉翁山水之意；訪褒禪也，難得
介甫心力之辨。蓋處處皆明月竹柏，然
時時有東坡俊采哉？

況乎唐宋兩代，已隔千載，昔者往
矣，何以再來？縱熟習其作，難得風骨
，皆因時代變遷：時至今日，世無科舉
之試，人無貶謫之遇，友忘吟詠之樂，
眾少附雅之趣；故文棄追古之風，賦失
諷勸之意，詩缺鏗鏘之律，詞乏纏綿之
思。嗚呼！唐風宋韻不再來！

誠如是，亦毋須大覺可悲。唐風宋
韻誠不再來，而憂國懷民之心，匡時濟
世之志，仍可用於今世，滌盪澆漓。且
夫今有今之文體，藉以書之，砭之以時
弊，發之以幽情；胸中有丘壑，何患無
佳篇？

詩
喆嚴

90後作家，已出版有詩歌、
散文集多部，作品散見於海
內外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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